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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 ! ! ! !"#同意我们转院了

小郑特地解释，听医生说，从前移植，供者
!"#配型必须全相合。现在医学水平提高了，
四个点位相合就可考虑移植。不过道培医院医
生仍不舍得放弃中华骨髓库那位供者，因为考
虑到他年轻，又是男性。要求中华骨髓库和台
湾对各自的供者都做进一步查体，哪个更理想
要哪个。问我们这里的病人何时能去北京？事
后想起来，小郑这个电话来得真是及时！无需
我赘述，周主任在一旁也已全听见了。电话既
说明了我们转院的决心，又委婉地道出省中医
院与道培医院在治疗上客观存在的某些差别。
但周主任仍不松口，谈话无果而终。
从主任室出来，我有点郁闷。王老师说，

几天没见汪泉了，想去层流室看看她。这天，
是我二妹环贞送午饭。她在探视室里正通过
视频电话与里面的汪泉通话。见王老师进来，
视频上正在吃饭的汪泉立马咧开大嘴高兴地
笑起来，不停地晃动着化疗后变得方头大脑
的秃脑袋，竭力装出往常那种带点夸张的轻
松样子，可惜表情不够自然。
王老师接过环妹递给的话筒，在视频上

与汪泉聊起来。“这两天怎么样，汪泉？”王利
华老师问。“还行！”视频里的汪泉回答说。
环妹在一旁插话：“汪泉这两天胃口不大

好，饭后有点胃疼，还有胳臂上的皮疹痒得影
响晚上休息。”
王利华老师问汪泉：“胃肠不适和皮疹的

情况，跟医生说了没有？”“医生已经来看过，
给我开了点黄连素，还有外用药，但效果不大
明显。”“我们回头再跟医生说说。”
汪泉关切地问王利华老师：“我听爸爸说

要你帮忙给周主任说说转院的事，不知办得
怎么样了？”“还需要再做做工作。”王利华老
师说，“这事你不用操心，我们会处理好的。你
在里面就安心配合医生吃药治病。”
从层流室探视出来，见周主任从走廊对

面急匆匆朝我们走来，把王利华老师拉到一
边。“正要找你们呢！”周主任说，“转院的事我

表示理解，也不再坚持了。但你
们有没有办法找人让我们院领
导说句话？这样我也好减轻点压
力。”王利华老师看了我一眼，对
周主任说：“那我们想法找找人
吧！”

等周主任走远，王老师小声问我：“怎么
样，能不能找人跟她们院领导说说？”“试试看
吧！”我说。王老师叹了口气：“看来周主任也确
实有难处。大概不外乎两条：一是转院会影响到
她们医院的公信力；再一个是经济指标。她没有
办法。人在其位，就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
我说：“这个我完全理解。我想想办法找

人说情去。不过今天周主任口气已经有所松
动，这全看在你王老师面子上。”
这两天因为转院的事，搞得茶饭不思，心

烦意乱，连续几个晚上都没睡好，有点头昏脑
涨，午饭后想在家里小睡一会。没想刚躺下，
电话铃响了，是王利华老师的。她在电话那头
欣喜地说：“咱们不必找人了！”我先是没听
懂，吃了一惊，忙问：“怎么，是不是周主任又
不同意了？”王老师笑了：“她同意了，同意我
们转院了！”

原来王利华老师刚接到周主任电话，说
她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时，见到医院医务科
长，向他讲了汪泉要求转院的事。医务科长对
她说，让院长说句话，没有这个先例嘛！你自
己定就行了。这样，她就为我们的事承担了责
任，通知我们用不着再找人跟她们院领导说
去了。她同意转院就是。但她说，汪泉目前尚
不具备转院条件，从层流室出来还需恢复一
段时间，才能出行上北京。
放下电话，睡意全消。连日来乱我心者的

转院大事，现在总算可以定下来了。汪泉可以
北上求医了。道培医院也已经在向我们招手，
为汪泉找到了一个六个位点相合的台湾供
者，而且还在继续为她寻找更理想的，等待已
久的移植很快就能提到日程上来了！

道培医院坐落在北京海淀区玉泉路，与
北京火车站几乎在同一条平行线上。一在城
西，一在东边，横穿整个京城。按正常行车，约
需两小时左右。我们在杭州出发前，医生们一
再叮嘱汪泉：路途上要注意防止感染，除了饮
食卫生，要尽量避免去人多的地方，必要时将
两只口罩重叠起来戴在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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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这桩事不用提了

祖鸿也非常难受，倒是劝慰嫂嫂别这样
伤心了，日子总要过下去。一提到疏散、丧葬
费的事，娇鹂哭得更凶了，祖鸿感到蹊跷。既
然问到了，娇鹂也不遮遮掩掩，把经过原原本
本说了说。祖鸿一听肺都气炸了。盛怒之下，
当即就要找到崇信药厂去。

祖鸿原想到娘舅家里交换意
见，但想到他如今有为难之处，倒
不如去撞个明白。这天一早，他们
叔嫂俩披麻戴孝来到崇信药厂，三
岁女儿白头绳白腰带，手里捧着父
亲的遗照。他们在门房间哭访。单
苏一看，竟是外甥新妇在哭，地上
摊开的纸上面写着：“我们母子要
吃饭！我们决不离开上海！！……未
亡人盛娇鹂及子女泣告。”许多人
了解到未亡人竟有这么一笔苦账，
不禁愤愤然。大家打抱不平，争着
要替娇鹂去找公方代表老鞠。不
料，龚科长正堵在楼梯口。见众人
来了忙说，自己受老鞠委托全权处
理这桩事，马上要跟那位职工家属
面谈。老鞠在楼上办公室里已接到
电话报信，心里正窝火，再一看，龚科长已在
那里调停了，不觉赞许他办事利落。老鞠随后
叩开了隔壁席办的门。秉逊从窗户上早就看
见刚才悲情一幕了，尽管他心知肚明，也不乏
怜悯心，但这样一闹，真把他放到火里烤了！
一看外甥祖鸿也在，便知是他出的馊主意。老
鞠敲门进来，倒没有怪他的意思，只想交换一
下看法。秉逊马上声辩，这桩事他完全不知
情，而且，公归公，私归私……

老鞠把娇鹂、祖鸿请到办公室，一时间，
门口围定许多工人师傅。双方一番交涉，祖鸿
不愧是大学生，该讲的时候句句中理，又掌握
好火候，进退自如。老鞠听了，用胶东口音大
嗓门讲出一大篇，当众裁定：疏散不提了；抚
恤金、丧葬费照发。至于，祖鸿说起的照顾他
嫂嫂进厂的事，等班子里商量好了，上报公司
批准后再答复。
不久，娇鹂接到通知，到药厂财务科领回

了抚恤金、丧葬费，还听说顶替的事有难度，
只得搁浅。对于领回的一笔钱，祖鸿主张把钱
存起来，可娇鹂一口咬定，先用来偿还祖堃欠

借的债务，不能让人说闲话。当下，就连祖堃
欠娘舅家的钞票也一笔笔结清。秉逊无论如
何也不肯要，可娇鹂说：“路关路，桥关桥。下
趟我钞票不够用，说不定还会来向您借点，可
欠下的钱不能不还。”听了这番话，秉逊心里
很不是滋味，以为“疏散”的事她还心存芥蒂。
对此，娇鹂也不向他解释，反正清者自清，浊

者自浊。
六月初，祖鸿护送哥哥的灵柩到

乡下安葬。一连三个通宵，他就对着棺
木枯坐，丝毫不感到困倦。可到了大石
岙姐姐家里，一觉睡下去，竟睡了十五
六个钟头。等醒来，预先买好的回程火
车票已经作废了。金粉、世骧正好挽留
他多住几宿，把祖堃生前托付他姐姐
姐夫的事，原原本本仔仔细细向祖鸿
说了。金粉说罢，笑着补了一句：“亏得
你阿哥看得开，连这事都已经为你安
排好了，要换了别人是不肯的！不是我
说———嗳，你们般配倒是蛮般配的，就
不晓得你愿不愿意？”祖鸿像挨了雷击
似，说：“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根本就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瞎七八搭！哪有
这种事？”金粉追着说：“怎么不可能？

人家哪点配不上你？再说，女人年纪轻轻，怎
会守一辈子？姐姐来撮合这桩事，也是为你
好！谁愿意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阿哥
也只有那点亲骨血了，一改嫁，成了拖油瓶不
是？就连姓氏也要改，多少可怜！弟弟，我同你
毕竟是一个姓啊！”祖鸿忿然说：“你这是什么
话？嫂嫂是这样的人么？”金粉说：“女人逼急
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也叫没办法呀！因为
你是我兄弟，我才劝你。更何况，叔接嫂又不
是什么难为情的事！娇鹂长得蛮后生，只不过
比你大一岁……”祖鸿听了身子发颤，截然
说：“这桩事不用提了。再这样，覅怪我要板面
孔了！”见奈何不了他，世骧便拿出一块手表，
说：“给你看一样东西。”祖鸿一觑，是哥哥的
那块陀飞轮表。金粉仿佛受了委屈，含泪说：
“你阿哥哭着求你姐姐、姐夫的事，还会有错？
的确是你阿哥的意思呀！”世骧也搭腔说：“这
手表你总该认得吧？祖堃关照过我们，事成
了，这就是他送的薄礼。你同不同意一回事，
我们说不说又一回事，你阿哥的话如果我们
不带到，心里过不去啊……”


